
纽约召会的汪姊妹 

我是纽约曼哈顿召会的汪姊妹。我今年开始的时候，是和曹姊妹，我们两个就

开始邀请去年刚得救的，两位比较年轻的姊妹，邀请她们每个周六早晨，大家一起

吃早饭，之后一起来读经，正常的情况下，一般都是二个到四个人。我觉得我自己

最大的得着就是借着这个 RSG 小组，能够把两个新人，能够把她们保守在主的话语

里面。 

因为她们都是哥伦比亚大学的学生，功课平时都比较繁忙，而且从哥伦比亚大

学到召会蛮远的，有四十多分钟。因此她们平时还没有那么大的信心，花那么久的

时间去参加主日的聚会。所以差不多我们这个 RSG 聚会就是她们不多的机会能来接

触主的话语，我想他们也是应该满宝贵的，至少跟我们姊妹都有交通，而且我们的

形式我觉得满好的。大家早晨吃早饭，都很轻松，然后大家读完主的话，然后一起

分享，一起聊聊天。我们一般从九点半到十一点，让主的话在这两个小时里面供应

她们，也能够供应我们。 

我自己得救虽然有三年多了，但是有时候也是常常软弱不能形成一个有规律的

生活，慢慢的也是借着 RSG 的操练，保证我能够每个周六都能够想到我们需要来到

主的话面前，而且能够有负担去喂养这两个年轻点的姊妹。我觉得自己最宝贵的就

是几个姊妹来在一起，并且大家也都愿意敞开，把有疑惑的都说出来，大家讨论一

下。所以感谢主，我的负担就交通这些。 

 

余弟兄： 

很好，现在你们是四个姊妹？ 

（对，有时候是两个，有时候三个，有时候四个，基本上就是我们四个年轻人。） 

（她们四位姊妹都是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 

你是读什么系的？ 

（有一个读计算机，一个读统计，一个读音乐，还有我自己是读商学院的，所

以背景，看法都满不一样的。） 

你们四位都是从中国大陆来的是吗？ 

（曹姊妹是从台湾来的，其它得救的两个新人，都是从大陆过来的，包括我自

己也是。） 

很好。 

（曹姊妹她今年会参加全时间 FTTA 的训练。她今年五月份就要毕业了。） 

哦，太好了。 

（汪姊妹，是在商学院是读博士。） 

那我们还有一点时间，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们借着 RSG 得到什么帮助，读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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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心得。 

 

纽约召会的孙弟兄 

我跟冯弟兄的 RSG 主要是在电话中进行 RSG，然后平常的话，我主要是一个人

读经。因为说实话，我觉得我可能个人比较喜欢读经。我读经的时候，感觉和主的

交流比较好。RSG 给我一个很大的帮助，就是说每次能够和弟兄姊妹有一些分享，

因为有时候我一个人读经的话，容易陷入到……感觉还是有点脆弱，跟 RSG 的弟兄

姊妹分享生活中的一些经历，将感受带到读经里面常常感觉能够有很多的代求，各

方面都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操练。因为我们在纽约，大多没有车，不方便，特别是

周五要来在一起交流非常不方便。那样的话，我们 RSG 通过电话的话，我觉得还是

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沟通的渠道，特别是每次到冯弟兄家和他交流一下的话，感觉就

是很多认识都会在普通的谈话中被神了结，并有生命的长进。 

 

纽约召会的张弟兄 

纽约市立大学 RSG 的小组是三个人，我之外的两位弟兄原来不怎么常聚会。有

一个是中午的时间跟我在办公室一起读经，另一个，我们是利用晨兴的时间一起读

一下，按照 RSG 的进度来读圣经。我们感觉，变化还是非常的明显。明显的功效就

是他们以前不怎么聚会，现在是基本上每周都可以来聚会。然后因为接触得多的时

候，他很多的事情可以相互交流，这样借着祷告让他们有更多的经历。其中一个弟

兄有一天忽然觉得晨兴读圣经，以前没什么享受，但是现在觉得非常享受，晨兴完

了，觉得好像作了一个属灵的早锻炼一样，我自己感觉读经的话是非常好的路。 

 

余弟兄： 

太好了，所以弟兄你是在纽约市立大学教书是吧？ 

（张弟兄原来是纽约市立大学的博士后，最近不久升成物理系的教授。） 

所以他现在是带着两个学生一起读圣经？ 

（对，带着两个博士班的学生，两位弟兄。这两位弟兄以前跟公会都有一些扯

不清的关系。一开始读经的时候，其中有一位弟兄，跟我们张弟兄读了之后，就把

他所读到的，回到公会的小排聚会里跟他们去讲，本来那个聚会是没有人讲的，后

来就这位弟兄他能讲。他读了我们恢复本圣经还有注解，后来就他能讲。但是过了

一段时间，好象人也越来越少，他觉得听众越来越少了，他后来就比较坚定持续地

到我们这边来聚会。所以我觉得在纽约市立大学，主的作为还是很显明的。） 

 

 


